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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电影音乐家葛

炎（1922-2003）百年诞辰。在中

国电影音乐家的熣燦阵列中，葛

炎无疑是闪耀着煜煜星光的那

颗耀眼明星。尽管在渐行渐远

的时光里，知道他姓名和卓越成

就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在中国银

幕上留下的动人旋律，却像“永

不泯灭的回声”，永久地回荡在

中 国 电 影 迈 步 前 行 的 宽 广 天

地间。

葛炎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

命音乐家。早在刚上初中不久，

他就加入“我们的儿童剧社”，

并 先 后 参 加 了 中 共 外 围 组 织

——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和上

海文化界救国会，投身于抗日救

亡运动。在各种救亡宣传和演

出活动中，他逐步认识到了革命

的道理，寻找到人生道路。1938
年 4 月，年仅 16 岁、初中尚未毕

业的葛炎背上心爱的小提琴，与

17 位小伙伴组成的“上海小小

流动剧团”离开家乡上海，经温

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一边

坚持抗日宣传演出，一边向着心

中的革命圣地进发。在中共党

组织的关心和安排下，“小小剧

团”历经艰辛曲折，于当年 9 月

初到达陕北。在“安吴青训班”

接受培训时，葛炎参与了多幕歌

剧《农村曲》、三幕话剧《大丹

河》、两幕歌剧《军民进行曲》等

重大演出，后又编入“西北青年

救国联合会第二剧团”来到延

安，接受了冼星海亲自任教的音

乐专业培训，随后奔赴抗战第一

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锋剧团

负责音乐工作。火热的战斗生

活点燃了葛炎强烈的创作激情，

接连写出了《保卫黄崖洞》、《屯

粮》、《啊，瞑目吧！》、《春耕》、

《祝贺》、《献给临参会》等歌曲，

并创作了一部小歌剧《不当皇协

军》。1941 年，19 岁的葛炎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了“抗

大”文工团音乐队队长兼指挥。

抗战胜利后，葛炎随“抗大”总

校开赴东北，在东北军政大学文

工团继续担任音乐队队长兼指

挥，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解放区

的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和各种政

治宣教工作中去，在血与火的洗

礼中，将自己淬炼成为坚强的革

命文艺战士。

葛炎是新中国第一批电影

音乐家之一。 1948 年，葛炎奉

调前往刚建立不久的东北电影

制片厂，与何士德、向异、黄准

等一起组建成人民电影的第一

个音乐创作集体。他先在新闻

电影《民主东北》中小试牛刀，

为 4 部短片作曲配乐，初尝电影

音乐创作的无限乐趣。紧接着

为新中国第二部影片《中华女

儿》创作了电影音乐，影片于

1950 年第五届捷克斯洛伐克国

际 电 影 节 上 获 得“ 自 由 斗 争

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得国

际奖项的影片。 1950 年，葛炎

又调往刚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

厂任作曲组组长，从此开启了他

在 电 影 音 乐 创 作 上 的 黄 金 时

代。在 1950 年代，他先后为《农

家乐》、《女司机》、《南征北战》、

《渡江侦察记》、《洞箫横吹》、

《钢人铁马》、《巨浪》、《老兵新

传》、《聂耳》等 9 部影片作曲，并

担任了《天仙配》的音乐顾问。

其中，《聂耳》的音乐（与刘福

安、黎英海合作）受到多方好

评，影片也于 1960 年获得了第

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

音乐传记片奖。 1960 年代，葛

炎又为《摩雅泰》、《枯木逢春》、

《阿诗玛》等影片作曲，对电影

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问题进行

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卓越的成

就。尤其是《阿诗玛》（与刘琼

联合编剧，与罗宗贤联合作曲）

的创作，为中国音乐歌舞类型影

片的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重

大贡献。十年浩劫结束后，葛炎

宝刀不老，勤奋工作，先后与谢

晋 、王 炎 等 导 演 合 作 ，为《青

春》、《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

传奇》、《笔中情》、《秋瑾》、《高

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

作曲，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音乐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创了新的

面貌。

“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浓郁的

民间气息”是葛炎电影音乐创作

中始终追求的目标。正如电影

音乐家向异所言：“‘重视民族

风格’，可以说已贯穿于葛炎的

全部电影音乐创作实践中。”早

在东影初创时，葛炎就与朝夕相

处的音乐家何士德、向异一起，

反复就“我们自己的电影音乐应

怎样搞”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

论，并在“不能模仿外国音乐”

和“要写出中国味儿”的基本观

点上达成了共识。紧接着，葛炎

在他第一部故事片《中华女儿》

的音乐创作中，即将民族风格摆

在了重要位置。受到影片中八

女投江英勇事迹的激励，葛炎在

创作中仿佛觉得“音乐从内心自

然地流淌出来”，短短数日即完

成了全部作曲任务。影片的音

乐吸收了山西民歌中激昂高亢

的神韵，为这部悲壮感人的影片

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时任中央

电影局艺委会负责人的陈波儿

在审看影片后，特发专信祝贺和

赞扬，信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的成

功及其突出的民族风格。1961
年，葛炎在为《枯木逢春》所作

电影音乐中锐意创新，全部使用

民族管弦乐队，并汲取越剧、淮

剧、黄梅戏、评弹等戏曲和曲艺

音乐中的特有音调，将浓厚的乡

土气息和委婉深情的地域风格

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富江

南地域风情和文化韵味的新的

音乐语言，并在与影片叙事有机

地交织和渗透中，形成水乳交

融、交相辉映的艺术美感。在上

影厂建立后的第一部农村题材

影片《农家乐》中，他有效地使

用中西混合乐队描写农村景象，

强化了影片的乡土气息；在《洞

箫横吹》、《摩雅泰》等影片中，

葛炎采用中国民族乐队与西方

交响乐队混合演奏或交替演奏

的方式，使电影音乐在与情节和

画面的结合中彰显出中、西乐队

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成为中西文

化对话和音乐语言融合的有益

探索与成功范例。

立志于填补我国音乐片创

作的空白，推动我国音乐类型片

的创作和发展，是葛炎音乐人生

中的又一壮举。为了影片《阿诗

玛》的创作，他可谓呕心沥血。

从 1956 年至 1963 年，葛炎曾七

下云南，翻山越岭，餐风露宿，

几乎跑遍了少数民族撒尼族生

活的地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完成了影片的创作。为了改

变以往音乐片基本来自于舞台

剧目改编的状况，葛炎在创作中

努力“使音乐与戏剧情节，歌唱

与表演，舞蹈与生活环境，表演

与真实生活场景，影片整个独唱

风格，影片节奏与音乐节奏，以

及色调，录音……能谐调统一”，

用抒情诗般的格调，在没有一句

台词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有着

重大突破意义的中国音乐电影

的艺术探索。影片在 1982 年西

班牙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

周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殊荣。

葛炎十分重视电影音乐创

作与电影文本的关系，主张音乐

家在剧作阶段即应介入创作，尤

其是音乐片，在剧作阶段即应将

音乐、戏剧、文学甚至舞蹈等因

素进行通盘考虑。在影片《聂

耳》创作中，他一拿到剧本，即

针对原剧作中所提示的音乐内

容过于杂乱的现象，提出了中肯

的修改意见和详尽的修订方案，

在音乐与叙事的融合、戏剧发展

逻辑与音乐发展特性有机结合

的基础上，完成了影片音乐的整

体结构设计，并以贯穿性主题音

调的设置，串起全片音乐主线，

为聂耳形象塑造、影片主题表达

提供了坚实的音乐基础。此后，

他甚至亲自操刀，完成了影片

《阿诗玛》的剧本创作，并开创

了一种分别创作音乐本和文学

本，再将二者融为一体的音乐歌

舞片剧作方式。在以后的创作

实践中，葛炎继续探索电影音乐

家参与音乐类型影片剧本写作

的创作模式，陆续完成了《冼星

海》、《逃离孤岛》等音乐片的电

影剧本创作。

葛炎曾担任中国电影音乐

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电影家协会

第四、五届理事。他虽然没有经

过专业院校作曲理论的正规训

练和系统学习，完全通过自学成

才，但与他合作过的几乎都是如

凌子风、石挥、沈浮、郑君里、鲁

韧、徐韬、汤晓丹、谢晋等这样

著名的导演。谢晋在回忆葛炎

时谈到：“在共同合作中给我印

象最深的一点即是，他搞电影音

乐创作中从不单纯只考虑自己

专业的配乐作曲的发挥，他很重

视影片的剧本基础，所要表达的

意境、气氛、剧情，很重视电影

各部门综合艺术之间的配合。

在影片摄制前，他经常乐意花不

少精力为拍好一部影片对剧本

提出意见和修改方案，并与合作

者共同探讨如何运用电影特性

的各种艺术手段来表达影片剧

情的需求，推进剧情的发展，深

化主题，深化人物，为影片达到

较高的艺术质量提出自己的设

想 和 创 意 并 提 供 给 导 演 作 参

考……”正是秉持着对电影艺术

强烈的挚爱和执著的精神，以及

谦虚谨慎、认真踏实、执著追

求、不懈探索的人格品德和处世

风格，使葛炎成长为成绩卓著的

电影音乐作曲家，为中国银幕上

留下了一大批民族风格浓郁、中

国风味浓厚、时代特征鲜明的音

乐形象。

在电影《阿诗玛》中，美丽的

阿诗玛最终化身为一尊石像，永

驻石林，千年万载，用美妙的回

声，应和着来自人世间的呼唤。

影片序曲里，葛炎用一个简单的

音乐动机，塑造出这一美妙回声

的音乐形象，受到了人们的交口

称赞。而葛炎一生所创作的电

影音乐，也如同阿诗玛那“永不

泯灭的回声”一样，将在世世代

代的传唱中，发出永不消散的持

续回响，成为中国电影音乐宝库

中无比珍贵的宝藏。

（作者为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

原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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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大众电影》杂志总编辑、著

名媒体人辛家宝同志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因病逝世，享年60岁。

辛家宝同志自 1983年进入《大众电

影》杂志社工作以来，始终抱持强烈的

事业心与使命感，长期在一线承担大量

的采编工作，担任领导之后言传身教，

建立起一个能打能拼的记者和编辑团

队，在杂志发展和转型期间起到中流砥

柱的作用。

辛家宝同志送别仪式将于 2022 年

11月10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

举行。

止不住的泪水，辛总编走的

太突然。如果一切顺意，他本月

15号就退休了。

稿子好写吗

周三（10 月 26 日），感冒请

假两周的辛总编来了社里。我

去他办公室，他正抽着烟，脸煞

白，一副颓败的样子。聊起感

冒，他说：“感冒真是能送走一个

老人啊。”我说：“这都什么话！”

他有气无力接道：“现在 60 岁，

再过10年，再过20年呢？”彼此

沉默抽了几口。

“小郑，听说换了封面，稿子

好写吗？”

“还行吧，人都问我什么时

候写完，就你还问我好写吗。别

操心我这摊子了。”

张老师敲门进来：“家宝，感

冒怎么样？”总编重复了不发烧，

肌肉疼那些话。张老师：“不发

烧，就好办一些，你得去医院

啊。有事喊我们啊。”

闲聊了会儿，张老师说：“你

感冒了，早点回家歇着吧。”

总编没有接话。现在回想

起来，不知是他不想分别（一人

回家或也孤单），想再一起坐会

儿，还是他虚弱得不愿多说话。

总编这次来社里，是他跟大

家见的最后一面。

走吧

第二天，周四（10月27日），

我要到单位写那篇封面。想起

总编昨儿那颓劲儿，我改路去了

他家。总编单身一人，我得给他

搞点热乎吃的。买了菜肉水果，

到门口时近中午，敲门。“谁呀？”

“我。”半晌没开，又敲。“你，谁

呀？”“小郑。”进门相见，状态如

昨日。

“吃了没？”

“没呢。”

“正好，我给你做顿。”

“你别忙活了。你怎么过来

了？大老远还跑一趟，今儿又不

坐班。”

“我打算去单位写写稿子，

顺路过来看看你，别有压力，不

是特意来看你，哈哈。”

我去做饭，他开了瓶可乐。

吃完饭，我俩又聊了会别大

意感冒的事儿。

聊完，他说，“走吧，你去单

位弄稿子吧，我也休息会。”

我说：“记得喝热的，吃热

的。有事喊我。”

没成想，这是我跟总编的永

别。

再来一瓶

这些年，我和总编喝酒选

菜 馆 ，夏 天 烧 烤 ，其 它 季 火

锅，无他，可以抽烟。找一犄

角旮旯的桌位，把烟点上，只

要不轰我们，那就这家了。近

两年，我俩主要聚在一家羊蝎

子，198 元，精品小锅，有羊尾

有羊排有脊骨。他喜欢冻豆

腐、蒿子秆，凉菜：白菜心，笋

丝。我俩自带一瓶白酒，前些

年牛二，这几年黄盖儿，一人

一杯，然后开始喝啤的。他啤

酒酒量，应该是没量，从开始

到散伙，能一直喝。多大的量

取决于喝多久。

结账前，他会再点一瓶，

我常有不解，心想不是刚才都

说了最后一杯吗？今年他才

告我：“小郑，啤酒最后要再

点一瓶的。一旦有人差点意

思，这瓶匀匀，大伙儿就都满

足了。”

每次都吃不完，剩下的他

打包回家，永远是那句“明天

扒拉下，煮个面条。”

送他回家后，他一般给我

瓶 梨 汁 或 苏 打 水 ，“ 你 胃 不

好，喝点甜的”。他接着喝啤

的 ，至 于 雪 花 、燕 京 还 是 青

岛，不苛求。

放松一点

这两年结婚买房生娃，压

力不小。我有次跟他说，“我

买个自行车会员都琢磨能不

能骑回来。”我嘬一口烟，接

着说，“但是这一根一块，我

从不犹豫，哈哈哈。”他笑着，

“ 小 郑 ，你 和 我 年 轻 时 太 像

了，你看我现在还经常一张手

帕纸撕开分两次用，这都是年

轻时养成的‘坏’习惯。”他也

点一支，狠嘬一口。“

放松一点，别太紧张了。

对自己好一点，你放松了，整

个家里就放松了，过日子嘛。

真有困难跟我说，老师支持支

持你。”

老师好

2013 年，毕业后，总编和

翟社招我进的社里。我还记

得他跟我说，周二下午 2 点来

社 里 ，开 选 题 会 ，跟 大 家 见

下，和平东桥。刚开始工作，

他就安排了两位优秀又严格

的编辑记者带我，那真是手把

手教，写完一篇稿子后，就等

着老师一个小时的批吧。最

厉害的一次，一篇 200 字的通

讯改了 7 遍。有次总编跟我

说，“再刻苦点，你以为老师

是 谁 都 能 叫 的 ，关 门 弟 子

啊。”我把我俩的这段经历写

到了最新的 1000 期封面故事

里，最终他把“辛”勾掉了，只

留下了“总编”。我笑着问他

至于吗？他说“心意领了，留

着，对我无所谓，对你可能有

影响。”

结 婚 后 ，我 偶 跟 媳 妇 吵

架，鸡飞狗跳。开解我最多的

反而是他这位老单身，“吵架

也是一种沟通。”老师的这句

话 给 我 不 少 安 慰 ，换 个 角 度

想，吵架都有劲儿了。

他也跟我说，“活着图啥，

不就生活、工作这两样儿。生

活，就家人，父母老婆孩子。

工 作 ，工 作 主 要 就 是 吐 槽 领

导，你多骂骂我就好了。背着

骂啊。”

辛家坡

今年是大众电影百花奖

60 周年，社里百花奖期间在

武汉办了 60 周年展。社里也

精选了一些老杂志予以展览，

我现场随手拿了一本，1988 年

12 期，翻开恰好是他写的《闽

南故事——〈欢乐英雄〉〈阴阳

界〉剧组散记》，文章特棒，当

时 他 才 26 岁 ，笔 名 辛 家 坡 。

我拍他马屁，北大中文系果然

不是盖的。

他是大众电影百花奖的

同龄人，1962 年生，北大毕业

后就来了社里，一辈子奉献给

了《大众电影》，1000 期清样儿

上还有他的审核签名——临

终了，我这段文字还在“卖”

他。

“去你的吧，哈哈”

喝酒时，我问过他退休后的

打算，他说先回家照顾老娘，尽

尽孝，也顺带调养下身体，这几

年，太累，基础病一大堆。

我开他玩笑：“忙完几年后，

可得回来啊，我还等着‘卖’你

呢。”

他说：“随便卖，不只你，一

堆哥们等着卖我呢。卖吧，能

卖，那是还有价值。”

我问都怎么卖啊？

他喝一口，“去你的吧。哈

哈哈哈哈哈。”

他走那天，一些我曾见过的

他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发来微

信。大家悲痛不已，悲，痛。

有时酸点好

追忆着，说来说去，都是

我怎么着怎么着，完全没有突

显他。想想，好像这些年只从

他这索取，并没有多少回报。

此次若是关心多一些，若是带

他去医院，会不会是另外的结

局？

“缘分至此，人生无常，终

会 有 遗 憾 的 ，小 郑 ，尽 力 就

好。”6 月份，我爸下咽癌，老

师安慰我：“多跟你妈你老婆

商量，不要急躁慌乱。有时缘

分至此……”

缘分至此啊……

周四（10 月 27 日）分别那

天，我给他拿了个橘子，拧开

瓶牛奶，然后去收拾东西。

“小郑，太甜了。”

“谁知道这么扎实，我还

以为多少能酸点呢。”

“ 有 时 酸 点 好 ……”老 师

露出久违的笑容。

（作者系《大众电影》主笔）

《大众电影》杂志总编辑、著名媒体人
辛家宝去世

■文/ 郑坤峰

辛家坡上百花香
——追思我的总编、老师辛家宝


